
在鲁迅《朝花夕拾 ·无常》和《社戏》中，黑白无常是江浙沪水乡赛会中最受欢迎的神祇。白无常（七爷）代表 "
一见生财 "，黑无常（八爷）代表 "天下太平 "。在基层社区的真实状态中，他们是 "社区越轨行为的物理净化器
"。

"活人装鬼 "的服装与阶层：

赛会期间，社区里那些常年患病、或这一年里犯了偷盗、不孝等轻罪的边缘年轻人，为了向神明赎罪、祈求保
佑，会主动报名扮演无常身边的 "小鬼 "或 "罪人 "（称 "马脚 "或 "装罪人 "）。

衣服细节：
穿上极具江南特色的粗麻布丧服，或把白色土布衣服反过来穿（隐喻阴阳颠倒）。头上扎一圈红头绳
，脸上用灶头刮下来的锅底灰（百草霜）和红色朱砂抹成厉鬼模样。
身体行为：  扮演白无常的人，腰间系一条长长青布带，手里拿一把破烂芭蕉扇和一根毛竹做的 "
哭丧棒 "。在江浙沪石板街上，白无常不能规矩地走 ——
他必须一边走一边疯狂扭动身体，甩动头顶由白纸糊成的、三尺高的尖帽子。帽子上写着 "你也来了 "

鬼神治理：江浙沪迎神赛会的社
区实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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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命题（朱哥原话）：历史学家常说 "皇权不下县 "
。在过去的江浙沪乡村，真正统领十里八乡、维持治安、宣泄宗族矛盾的，绝不是远在县
衙里的知县，而是由判官、钟馗、黑白无常、五通神组成的 "阴间司法系统 "。
鬼神世界，其实就是江南乡村的 "民法典、卫生局和心理咨询所 "
。这些在外人看来野蛮荒诞的鬼神行为，像一根根隐形的钢筋，牢牢撑住了那个缺乏技术
和法律的古老乡村。

“

案例一：黑白无常与 "迎神赛会 "
中的活人装扮  —— 社会创伤缝合手术
乡村深层的实态



或 "一见生财 "。

肉体的极度自残 ——"挂灯 "行为：

更粗粝、震撼的细节：一些为了给老母亲祈寿的精壮汉子（称 "香童 "
），会赤裸上身，将大铁钩直接刺穿自己手臂皮肤，下面悬挂沉重的铜香炉或油灯，一路血流满臂地跟着无常
神像长途游行。

现代人在职场或社区里犯了错、遭遇了心理创伤，缺乏一个 "名正言顺的公开救赎渠道 "，只能变成内耗。

这种让边缘人 "装鬼、挂灯 "的民俗，是江浙基层社区的 "社会创伤缝合手术 "
。通过物理上的疼痛、穿上代表死亡的丧服、以及在全村人面前的 "公开游街 "
，这个犯错或受创的人在肉体上完成了 "死亡与新生 "
。当赛会结束，他脱下鬼服，用溪水洗掉脸上的锅底灰时，他在社区里的 "罪责 "
和内心的负罪感就被这套民俗彻底清洗干净了。

判官（崔判官）是城隍爷身边的首席司法官，手里拿着 "生死簿 "和 "勾魂笔 "
。在皇权到不了的江南乡村，判官赛会本质上是乡村精英（乡绅、族长）借神之名进行的 "地下治安法庭 "。

建筑与物理道具的威慑：

赛会当天，村里的土地庙或祠堂被临时布置成 "阎王殿 "。平时用来称粮食的大木杆秤被悬挂在大堂正中央 ——
隐喻 "秤量善恶 "。

判官的装束：

扮演判官的通常是镇上身体最魁梧、最有威望的豆腐倌或铁匠。他会穿上戏班里借来的大红官袍（代表阳间的
法律），但脸上却要戴上一个由黑木雕刻、面目狰狞、龇牙咧嘴的凶恶面具（代表阴间的无情）。

现代社会对照

深层诠释

案例二：判官 "开堂审判 "
与乡村的地下法庭
乡村深层的实态



具体的审判行为：

如果这一年里村里有兄弟争夺财产、有人忤逆长辈、偷盗邻居鸡鸭 ——由于 "皇权不下县 "
，大家不愿花钱去县城打官司 ——就会在这天由族长把被告和原告强行带到判官神像前。

判官会在锣鼓歇下的死寂中，猛地用勾魂笔指向被告，或用长长的竹板在石板地上 "啪 "地一拍。周围的 "小鬼 "
们同时发出呜呜的哭号声。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，作恶者往往当场跪地扣头，招认罪行，并答应退还财产、向
长辈赔罪。

现代人在都市里遭遇邻里纠纷、恶意欺凌，打官司成本高、耗时长，规则冰冷无情，往往让人产生强烈的无力
感和愤恨。

这套判官民俗，是古人为了维护乡村熟人社会稳定的 "软暴力平替 "
。它利用人对鬼神的本能恐惧，用一场高度戏剧化、充满仪式感的 "阴间审判 "
，在两小时内低成本地解决了阳间可能拖了几年的宗族矛盾。它给无处申冤的底层贫民，提供了一个 "
老天爷在看着 "的绝对正义心理防线。

秦裕伯（上海城隍）的另一个职能就是 "判官 "。万象里居民有纠纷了，不来物业办公室 ——
他们去秦裕伯家里。秦裕伯不听原告怎么说，先泡一壶茶。喝完茶，再说话。他说： "
我做了六百年城隍。六百年里判过多少案子我不记得了。但我记得一个道理 ——
人来找我，不是为了赢。是为了有人听。 "

钟馗是抓鬼驱邪的大神。在江浙沪水乡，端午节或冬至前后，每个小型社区都有 "跳钟馗 "
（傩舞）的习俗。这绝不是为了好看 ——这是一场全村范围内的、对抗传染病与天灾的 "精神军训 "。

现代社会对照

深层诠释

→ 万象里转化

案例三：钟馗 "傩舞 /跳钟馗 " ——
社区卫生总动员与心理消毒
乡村深层的实态



极具野性与泥土味的服装：

跳钟馗的人，穿的是黑色的破烂道袍，腰里拴着一根粗粗的、用来捆柴火的稻草绳。他手里不拿宝剑，而是拿
着一把沾满了雄黄酒的艾草束，或者一根烧得通红的打铁火钳。

逐家逐户的 "物理入侵 "：

钟馗在前面跑，后面跟着两三个拿着破锣的孩子。这支队伍会极其粗鲁、不打招呼地直接冲进村里每一家每一
户。

钟馗一进屋，用脚用力踹厨房的灶头、掀开床底的床幔。
用嘴里含着的雄黄酒，猛地 "噗 "的一声喷在屋子最阴暗的角落里。
甚至用火钳在水缸边敲得哐哐响。

主家不仅不生气，还要赶紧送上一吊铜钱或几块米糕，千恩万谢地把钟馗送出门。

现代人面对不可控的突发灾难（流行病、环境污染），往往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个体恐慌中，除了在家焦虑别
无他法。

江南水乡湿热，极易爆发瘟疫。古人通过 "钟馗进屋 "
这个粗暴却有力的动作，强行打破了各家各户的物理和心理边界。这本质上是一场借神明之名进行的 "
社区卫生总动员与心理消毒 "
。雄黄酒和艾草确实有杀菌驱虫功效，而钟馗那张凶恶的脸和有力的踹门动作，则在行为学上给极度恐慌的村
民注射了一剂强心针：

现代社会对照

深层诠释

"看 ——连最厉害的厉鬼都被钟馗从我们家赶出去了。今年我们全家都不会得病。 "“

案例四： "五通神 "
与江南丝织业的黑色妥协
乡村深层的实态



在江浙沪（苏州、湖州、杭州等丝织业发达地区），基层社区供奉着一个非常特殊、甚至带有一点邪气的神祇
——"五通神 "（或称五显神）。他不是正神，是一个管财富、但也极度贪婪好色的邪神。

丝绸寡头与底层雇农的博弈：

江南富庶，盛产丝绸，但繁荣背后是残酷的阶层压榨。那些在作坊里日夜不歇、手指被开水烫烂的缫丝女工和
织工，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，孕育出了对 "五通神 "的畸形祭拜。

民俗行为与服装特征：

祭拜五通神时，村里人穿的衣服极其讽刺。大掌柜和乡绅穿上最华丽的苏绣绸缎长衫，而底层的织工则穿着打
满补丁的粗蓝布短打。

他们会准备整只的黑水牛头、肥猪，跪在黑沉沉的五通庙里。这里的禁忌是：祭拜时所有人必须低头，绝对不
能斜视神像。人们相信，五通神会让人暴富，但代价是夺走你家里最珍贵的东西（如妻女的贞洁或家人的寿命
）。

现代人在高度内卷、贫富分化剧烈的职场环境中，常产生一种 "为了搞钱不得不出卖灵魂、不得不忍受屈辱 "
的巨大剥离感和道德焦虑。

过去江南底层的 "五通神 "信仰，是他们对 "财富分配极度不公 "的一种 黑色幽默式的自我和解
。既然靠老实种地、织布发不了财，能发财的都是些不择手段的人 ——那古人干脆在精神上立一个 "邪神 "
。他们通过拜五通神，在潜意识里完成了对财富残酷性的心理准备：

这种民俗，成了底层人在残酷的商品经济夹缝里，唯一的一张精神止痛贴。

把这些判官、钟馗、无常的衣服和行为连起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由 "皇权不下县 "织就的、真实的江南乡村实态：

1. 它的衣服是粗粝且等级分明的：
白布反穿的罪人、穿黑道袍扎稻草绳的钟馗、打满补丁的蓝布短打。这和电视剧里 "精致高雅的江南 "
完全不同 ——它充满了泥土、汗水、甚至血腥味。

现代社会对照

深层诠释

"我知道搞钱是肮脏的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"“

总结：鲁迅笔下的 "乡土钢骨 "



2. 它是高度自治的：  基层社区通过无常来清洗罪责，通过判官来解决财产纠纷，通过钟馗来做防疫。

鬼神 现代职能对应

黑白无常（迎神赛会 /装鬼挂灯） 社会创伤缝合 ——公开救赎渠道

判官（开堂审判） 地下法庭 ——低成本民事调解

钟馗（傩舞 /踹门喷酒） 社区卫生总动员 ——心理消毒

五通神（邪神祭拜） 黑色幽默 ——底层人的精神止痛贴

鬼神世界，就是江南乡村的民法典、卫生局和心理咨询所。恰恰是这些在外人看来野蛮、荒诞的鬼神行
为，像一根根隐形的钢筋，牢牢撑住了那个缺乏技术和法律的古老乡村，让里面的每一个普通人，在面
对天灾人祸时，不至于彻底散落成一地碎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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